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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书香扑面。应王雨教授力邀，去大渡口参加来
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新书分享暨采风活动。四月活动太多，
人也倦怠，但他的邀请是不好推却的，感情太好，交往甚笃，再
忙也得去应酬一下。

一早赶到大渡口区的重庆工业文化博物馆与队伍会合，看
到会议日程，方知这次来的可不是一般人士。居然有大名鼎鼎
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名誉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会长丹增先
生，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白庚胜先生，
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刘醒龙先生。还有
三位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龚盛辉，陕西省作
协副主席王祥夫，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浩。熟知的还有广为传
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原著、天津市作协副主席龙一先生。此
外，还有多位中国作协的书画名家。如此强大的阵容来到基层
采风，的确罕见。

我则心中暗喜，此行不虚！于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在重
庆晚报和重庆日报主持副刊工作时，曾和中国作协以及各地报
纸副刊同仁联系密切。自1999年调任重庆经济报总编辑后，
因为专注于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即与中国作协以及报纸副刊同
仁渐行渐远。已经很多年没去中国作协大院里逛逛了，我想，
那座大楼兴许容颜未改，但是各级领导和部门人员必定早已新
老更迭物是人非了。

所以，和各位文学界大侠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也
是中国作协会员，入会快30年了，欢迎您来重庆，向您学习！
白发苍苍的我谦虚的姿态立刻赢得好感，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了
一片。其实，作家无分老幼，作品说话，这帮人多数比我年轻，
但作品肯定比我强得太多，尤其是茅奖、鲁奖作家，担任了省市
作协副主席以上职务的作家，没有几刷子是很难服众的。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丹增先生，他气度高雅，笑容可掬，略带
藏族口音的普通话，乐感很强，好听入心。尤其是他对解说员
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他永远跟在解说员身后，静静地听着，
不插话，不落下，不冒进，听着那位帅哥海阔天空地解说历史，
解说中国钢铁工业百年演变天地轮回。

丹增先生没有部级高官的架子。和你说话，眼睛专注地看
着你，微笑着听你说完，而后轻声回答你。他在大渡口图书馆
赠书仪式上，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纵论
书与生活的哲学内涵，生动形象，赢得阵阵掌声。晚饭席上，他
只吃菜不喝酒，我说丹增老师您是藏族人，我认识的藏族朋友
都喝酒啊，我的大学藏族同学都喝酥油茶青稞酒。他对我一笑
说，是吗？那就来一点吧！于是，这位享誉天下的作家也和我
们一起举起了酒杯。

丹增主席早年曾在西藏日报当过领导。闲聊中有人说到
某位作家在部队因为一篇文章改变了命运。我问他认识冯泽
田吗？他当年就是在林芝当兵写文章上了军报，被调到西藏日

报做了记者。丹增主席接话说，冯泽田啊，我太熟
了，他在哪里？我说在重庆啊，是我们集团晨报的
原副总编辑。我立马拨通了冯总的电话，接通了，
可惜，他刚刚回安徽老家去探亲。他们在电话里热
聊了好几分钟，相约找机会再见面。老同事失联多
年就这样联系上了，你说这事巧不巧？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先生也是团队里的明
星。他在大渡口区图书馆面对作家、书法家的讲话
颇具幽默感。他说，小时候家里穷，读书时学过《朱
德的扁担》，于是他和姐姐就学着朱老总在属于自
己的小板凳上用毛笔写上了名字。这应该是他最
早的“书法”。如今姐姐的板凳早不见了，他的还
在，“刘醒龙”几个字也在。我听说他前几年身体不好，
问他近况如何，他说生过一场大病，吓人的白肺，在沙发
上趴了整整三年。居然熬过来了，一切向好，仍在写作。

我以前不认识白庚胜先生，甚至不知其人其职。这
位中国作协现任副主席也不多言，在大渡口区图书馆五
位与会作家新书发布会上，也是再三推却才说了几句
话。但不说不知道，开口方知是大才。简略而通达，逻
辑性特强，几句话就把书与人生、书与世界的哲学关系，
说得透彻明亮，如繁花抖落一地。最有意思的是晚上吃
饭，主人递上啤酒，他说我喝老白干。见我也端着啤酒，
说，你怎么也啤啊，我姓白，给我点面子，陪我喝点白的
吧。恭敬不如从命，我虔诚地大口喝着白的，他却认真
地舔着酒杯。我喝完了一杯，他还端着大半杯在那儿晃
悠，惜酒如金地抿着呢。我笑着说，哈哈，我知道白主席
身边坐着“当家的”，理解理解。大伙捧腹，满堂欢声。

小饭馆地处公园附近，绿树环绕，特别幽静。邻屋有搞团
建的年轻人，激情洋溢，放声高歌。王雨教授一时兴起，怂恿我
说，大立嗓子好，也来一曲，比比他们。我趁着酒兴说好，唱什
么？正好此次团队里有两位南开大学的博、硕美女留学生，分
属俄罗斯和乌克兰。我用俄语唱了几首他们熟知的民歌，不出
所料掌声如雷。她俩很诧异这个中国老头怎么能把俄文歌唱
得这么好？王雨教授解密说他是川音学声乐的，也曾学过俄语
英语，于是饭桌上啧啧声四起，她俩也是一脸的佩服。

在众作家强烈要求下，我又唱了一首《三套车》，这可是我
的拿手好戏，当年毕业考试曲目。于是这饭馆小小的空间被我
沧桑的歌声撑满，溢向室外，溢向夜空……于是，无论是老者还
是青年，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加入了歌唱，在亢奋的歌声里
回忆、畅想，寻找自己精神的归宿与过往。

这真是一个真情毕现难舍难忘的四月之夜。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五一节没出去“添堵”（旅游），加上天气不好，在家里宅了三
天，再也忍不住了，总想出去走走，山野田间都行。于是头天就同
朋友们约好去掰竹笋，我们这里有许多野生小竹是没有主人的，
可以供大家自由挖采。怕去晚了被别人捷足先登，朋友们就说好
第二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准时开车出发。我很少这么早起床，可
为了体验打野的快乐，今天很早就被昨日的约定柔和地唤醒。我
们两车人准时六点半踏上了掰竹笋之路。六点的钟声还在梦中
回荡，它不仅是时间的宣告，也是我们对这个特别的日子新奇体
验的邀约。我喜欢去掰竹笋，不是为了那口腹之欲，而是为了体
验那种最质朴的感觉，那种与大地同呼吸、与自然共成长的感觉。

车窗外，春意盎然，远山含翠，近柳拂烟。一路上，我们的
谈笑声与车轮滚动的节奏相互交织，构成了一曲行进中的春日
序曲。到了目的地天空却下起了细雨，但这并没浇灭我们掰竹
笋的热情。山间云雾如轻纱般缥缈，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
的清香。我们穿过还未完全苏醒的村庄，脚步轻盈而坚定。田
野的边缘，竹林静静地守候着，仿佛是那些岁月长河中的守望
者，它们见证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的交替。

走进竹林，一股清冷的空气迎面扑来，还夹带着竹子特有
的清香。耳边是雨滴落在叶片上的沙沙声，它们像在窃窃私
语，为我们的到来感到欣喜。我的眼睛像机关枪一样开始扫
射，寻找那一份独特的山野风味。竹子挺拔而优雅，它们的叶
片像是精心雕刻的艺术品，而在这些艺术品之间，竹笋正悄然
探出头来，像是害羞的孩子，又像是勇敢的探险家。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春笋。我蹲下身来，双手轻轻抚摸这
个小小的生命体。它坚硬的外壳下是鲜嫩的内质，正如每个人
坚强的外表下，都藏有柔软的内心。我用力轻轻一拧，一声脆
响，竹笋便被掰断，那一刻的满足感难以言喻。此刻，我的心也
随之雀跃。这不仅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对自然生命力的敬畏。
雨丝似乎也在为这新生的竹笋鼓掌，更加密集地洒落下来。我
小心翼翼地将竹笋放入背篓，继续我的寻笋之旅。

时间是个调皮的小孩，总爱在不经意间溜走。记忆里还是
昨日的相约，而肚子开始咕咕叫，提醒我们该回程了。一看手

机，已经中午十一点多了，我们每个人的背篓或者口袋都装得
满满的，再也装不下了。于是，我们踩着泥泞的泥巴路，小心艰
难地走到停车的公路上来。突然，大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都
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每个人都一副狼狈样，头发被雨水打湿，
一股一股凌乱地紧贴着头皮，发丝上还有树枝杂草枯叶，衣服
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尤其那双裹满泥巴的裤腿和鞋子，像包了
皮蛋一样。出门时大家都是光鲜亮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洁
洁，这时都成了落汤鸡。再看看旁边自己的劳动成果，比比谁
掰的竹笋多，谁的竹笋又粗又嫩，彼此分享收获的快乐。

雨越来越小，有朋友提议，干脆将竹笋现场加工，打理干净
后再带回家，于是我们又忙碌起来，剥去外层的苦涩，保留内里
的甘甜。看着被我们脱去外衣的竹笋裸露出白嫩的“肤色”，一
个个像裸体的婴儿，甚是惹人喜爱。

雨停了，我站起身来，望着这片竹林，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
感动。这是一种与大自然最直接的交流，没有言语，只有心与
心的相通。我知道，这样的体验，这样的感觉，将会成为我记忆
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约定，来年春天，还要再一起来这里，去
寻找那一份属于我们的时光和回忆。

回程的路上，车厢内静谧无声，每个人都在闭目养神或
是凝望窗外的风景。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在默默地播下了
一颗种子，那是友情与自然的种子，它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慢
慢生根发芽，开出绚烂的花朵。而这段旅程，将会是我们记
忆中最美好的风景线之一，永远地定格在这个温馨而又平凡
的五一节。

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小时，但那已经
足够让我明白，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吃穿住
行，更是为了那些能够触动
心灵的体验。在自然中劳
作，与土地亲密接触，我感受
到了生活的质朴和真实。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
县作协会员）

能懂的能懂的诗诗

在大渡口歌唱四月
□许大立

雨中寻笋 □周荆沙

春风诵读繁花静静开
（外一首）
□赖扬明

触手可及的地方

必然有，阳光、清风

以及寒冷剥茧抽丝的温暖

知名和不知名的枝丫枝头

必然有，蓓蕾、嫩芽

以及兀自绽放的花絮

以阳光、清风为馅儿

包一句“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风揽着我，坐在树下

食味“万紫千红总是春”

用憧憬拥抱憧憬

用新生催生新生

愿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

都有你喜欢的花色与花香

春风抵达春天

是不是冬天的风

不重要，重要的是

立春后的风

很轻，很暖

就像是你在我心中

在就好。

绿是绿水青山的绿

花是繁花似锦的花

花瓣上，几滴早到的阳光

紧紧地抱住几颗露珠的晶莹

携春天抵达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在石柱火车站广场
(外一首)
□廖黑叔叔

站在秦良玉塑像下

我听见漫天的响箭

扑面的腥风

第三遍战鼓急起

我突然发现手里的白杆枪

已失落四百年

车过丰都

突然想起头天认识的三个女孩

就生活在这里，年轻而美丽。

突然就想问问，一晃而过的山上

那座很短很短的奈何桥还在不在？

每天有多少潇洒的背影匆匆而过？

每天又有多少不舍的灵魂守在桥头

不愿挪步？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